
期待

吴起组织过上百场针对老人
的治疗犬服务，其中很大一部分
是患有中重度阿尔茨海默病的老
人。这些老人平时不愿意参加其
他活动，但得知有狗狗，有的老人
甚至提前半小时就到了活动场
地，希望能多跟治疗犬们相处一
段时间。

每次，老人们都会期待地问：
“朗朗（治疗犬的名字）来了吗？
小豆（治疗犬的名字）来了吗？”有
的老人平时较真，可是在活动时
却温柔极了，轻轻抚摸面前的治
疗犬，“像是变了个人。”

在志愿者韩莉的经历里，没
有老人粗暴对待过她的治疗犬皮
皮。有的老人步伐还很矫健，能
像抱一个婴儿一样抱着小狗，一
会儿走、一会儿坐，一会儿把皮皮
放在膝头拍照。为了防止皮皮滑
下来，老人还踮起两只脚尖，尽量
让自己的大腿保持水平的姿势。

一次，韩莉遇到一位头发花
白的老奶奶，坐在轮椅上，没有太
多表情，说话也不利索。但活动
快到尾声时，老奶奶突然握住了
韩莉的手，冲她点点头，一下一
下，像敲钟一样迟缓。

“又难受，又感动。”韩莉说，
难受在于不能经常陪伴他们，感
动在于真的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她注意到老奶奶的眼皮因衰老而
垂下，盖住了眼睛。韩莉看不清
她的眼神，但是能感受到，对于他
们的到来，她是高兴的。

在促进老人跟老人之间交
流，让老人改善注意力、语言表达
能力之余，让老人们拥有美好的
回忆、留下快乐的记忆、构建对未
来的美好期盼，也是吴起希望通
过治疗犬项目达成的目标。

“活动本身应该是愉悦的，我
们希望老人尽量记住志愿者的名
字、治疗犬的名字，也会送给老人
与治疗犬的合影，促使老人记住
这天快乐的情绪。有的老人以前
养过狗，就会有一些美好的回忆，
通过我们的活动，回忆或许会重
新涌现。”吴起解释。

志愿者金佩记得，一次，她带
着治疗犬到养老院参加志愿服
务，狗狗激起一位95岁患有认知
障碍的老人跟人交流的欲望。老
人讲起自己小时候，家里也有一

只德牧，他还骑在狗的身上到处
跑。“这个真的很美好。”金佩说。

每到活动最后，吴起总会问
上一句：“下次来看您好不好？您
希望我们什么时候来？”许多老人
巴不得他们每天都去，但又会笑
笑摇头，“你们年轻人还要工作，
每个月来一次就可以了。”

百里挑一

成为治疗犬，可以说是百里
挑一。它们不仅要性格好，还要
有不错的抗压能力和服从性。

与训练普通家庭宠物和工作
犬不同，按照国际标准，治疗犬需
要经过社会化训练、服从性训练、
脱敏训练和互动性训练。

“治疗犬不仅要听主人的话，
而且要对陌生人友好，训练难度
更高。”吴起解释，一只合格的治
疗犬，在面对不同环境时，都要保
持友好，就像一位优雅的绅士，热
情却保持有节制的亲近——— 陌生
人拽拉它的毛发、尾巴，也不能有
攻击行为；对于“坐、卧、立、等待”
这些基础性命令，要熟练掌握，也
要能跟陌生人完成握手、捡东西、
跳器械障碍等互动性内容。

为此，训练的时候，吴起常常
要将狗狗带到嘈杂的室外，让它
们熟悉马路的喧闹、孩童的奔跑。

“每只狗狗个性不同，训练难度、
投入的时间也会不同，训练周期
一般是半年到一年。”吴起介绍。

治疗犬要从指令和手势中判
断出主人的意图，并顺利完成动
作。动作不难，关键在于每天多
次的重复，让治疗犬形成条件反

射，而这是个较为漫长的过程。
治疗犬“biubiu”（宠物名）

学习的第一个动作是“坐”。为了
巩固训练，biubiu的主人金佩每
天带着它早、中、晚各练习一次，
每次10—15分钟。如果biubiu
做对了，她就拿一点小零食，或者
陪它玩一会儿，作为奖励。“不能
让它感觉枯燥。”金佩说。

biubiu性情温顺，但偶尔也
会犯倔。有时训练时间长了，它
能听懂，可就是不做动作。金佩
并不强求，她会让biubiu放松一
会儿，去玩一玩，玩得开心了再继
续练习，一个动作往往练习一两
个月。最复杂的“绕腿走”，它练
了一年，贯穿整个训练周期。就
这样，一年后，biubiu成为了一
只出色的治疗犬。

不是所有经过训练的狗狗都
能成为治疗犬，它们还要经过严
格的筛选和考试。

最初，吴起花了半年时间训
练了50只狗狗，最终只有不到半
数通过了测验。据吴起不完全统
计，目前为止，参加考试的狗狗已
有几千只，但在他这里登记在册
的治疗犬，全国只有150余只。

挑战

七八年前，吴起第一次走进
养老机构，为老人提供治疗犬服
务。在那之前，他的服务对象还
只是自闭症儿童。

老人和孩子有很大不同，在
吴起看来，孩子更活跃、好动，相
比之下，老人活动能力较弱，大多
数时候，他们只能坐在原地，没办

法弯下腰与治疗犬互动。为此，
吴起和志愿者们必须时刻注意老
人的动作、眼神，有时还要附在老
人耳边大声讲话，才能让老人听
得清楚。“我们既要保持热情，也
会特别警惕。”有时，吴起碰见极
少数脾气暴躁的老人，冲着正在
工作的治疗犬踢上两脚，他必须
及时解决，不会去强迫那些老人
接受治疗犬。

同时他也发现，在养老机构
推行动物辅助疗法，仍然面临很
多难题。“一般来说，在一场活动
中，狗狗和老人的数量比例最好
为1:2或1:3，但许多时候，养老
机构希望更多老人参与进来，有
一次，老人的数量甚至高达50
人。”吴起说，一旦人数过多，场面
混杂，老人就很难集中注意力，也
没有办法跟治疗犬有更多接触时
间，效果就会减弱。

“我们也要保障狗狗的福利。
它们来来回回换位置、快速接受
不同的人，要去辨别志愿者的声
音，又要辨别老人的声音，那么多
人伸手，狗狗也容易混乱。”这些
都对吴起的工作带来更高挑战。

吴起可以理解。目前他所接
触的养老机构，很难在场地里长
时间饲养治疗犬。

“治疗犬不是初次训练好了
就一劳永逸。”吴起介绍，为了一
直保持它的能力，就要有专业人
员定期训练，而机构很难投入成
本去负担训练治疗犬的专业人
员。因而，目前养老机构想要增
加动物辅助治疗，还是要靠吴起
团队定期提供服务。

可辅助治疗阿尔茨海默病 但数量稀少、培训难度大

治疗犬 为老人带去抚慰对抗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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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抗遗忘

治疗犬biubiu拥有自己
的社交媒体账号，这是主人
金佩为它开的，每天都会收
到很多私信，其中最多的，就
是问金佩：“我家有这样的
（阿尔茨海默病）病人，我们
能不能得到这样一只狗？”她
总是无奈地回复对方：“很抱
歉，现在我们都是集体活
动。”

“现在治疗犬的需求很
旺盛，但是数量太少了。”金
佩说。

““中中国国现现有有宠宠物物犬犬上上千千
万万只只，，治治疗疗犬犬要要达达到到上上万万只只，，
其其实实是是很很容容易易的的事事。。我我们们现现
在在只只有有110000多多只只治治疗疗犬犬，，一一只只
治治疗疗犬犬每每年年能能服服务务11000000人人
次次，，但但我我国国现现在在有有11000000多多万万
例例患患有有阿阿尔尔茨茨海海默默病病的的患患
者者。。””吴吴起起认认为为，，原原因因主主要要是是
大大众众对对动动物物辅辅助助治治疗疗、、对对治治
疗疗犬犬都都了了解解太太少少。。

今年74岁的金佩第一次
听说“治疗犬”还是十多年
前。那时她因为喜欢给自己
的狗狗做衣服，便开了个“宠
物服装店”。服装店的生意
越做越大，连国外的客户也
来找她做“高级定制”。从国
外客户那里，她第一次知道
了“治疗犬”的存在，但那时，
国内的“治疗犬”领域还是一
片空白。

2015年的一天，金佩在
离家不远的街边见到了
biubiu。她记得很清楚，那
是12月25日的夜晚，外面刮
着大风。一团脏兮兮的黑影
在风里艰难地挪着步子，她
凑近仔细一看，发现那团黑
影竟是一只小狗，浑身所剩
不多的毛发结在一起，冻得
瑟瑟发抖。

金佩说，小狗看见人就
跟上，最后不停跟着她。金
佩为它取名叫biubiu并悉心
照料，慢慢地，biubiu变得越
来越漂亮，乖巧、亲人，性格
很好，流浪的痕迹也慢慢消
失不见。

金佩觉得biubiu很有成
为治疗犬的潜能，但不知道
该如何训练。2019年，她结
识了吴起，立刻决定训练
biubiu。

这也是金佩的一次试
验。她想，如果biubiu能够
成为治疗犬，将会为城市流
浪动物的未来提供一个“就
业”方向——— 它们不再是无
用的、影响城市形象的，也可
以被重视，发挥价值。

金佩用了一年时间，将
biubiu训练成了治疗犬。她
常常强调：“一个老人训练一
只流浪狗都能成功，别人也
可以。”

对于金佩来说，参与治
疗犬志愿服务之后，她也打
开了一个新世界。作为一个
老年人，她要用这个“新世
界”来对抗阿尔茨海默病，对
抗遗忘。 据《新京报》

工作
中的治疗
犬萌萌。

biubiu第一次上岗，正在为老人
表演“绕腿走”。

《中国阿尔茨海默病报告2021》显示，2021
年，全球现存患病人数超5100万例，中国患病人数超
1300万例，约占全球数量的25.5%。这项病症至今
没有找到有效的治疗方法。但近年来，治疗犬作为
一种辅助治疗手段，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

治疗犬听得懂口令，温顺异常，不怕复杂的环
境，能接受几乎任何人的抚摸、抱抱。它们为患病老
人的生活注入活力，在他们日渐萎缩的记忆中留下
些快乐的瞬间，甚至能勾起老人对过去的回忆。但
在国内，通过治疗犬为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老人提
供服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治疗犬数量稀少、培训
难度大、养老院难以长期饲养，都是亟待解决的难
题。在这条路上，有公益志愿者团队培训治疗犬、走
进养老院为老人服务，有年过七旬的老人将流浪狗
培训成治疗犬，热心于此的人们正在以自己的方式，
对抗疾病，对抗遗忘。


